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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在公交车上，听见一个年轻
人说“生活没劲，没多大意思”。年轻
的脸，却一脸的颓废，他的这句话让
我想起老家一位老伯的话——“用劲
生活”。

老伯种了一辈子的庄稼，勤劳本
分，但命运坎坷。年轻时修水库扭伤
了腰，由于没能及时治疗，落下了病
根，导致不能挑重担子。老伯买了一
辆三轮车，靠蹬三轮把日子也过得有
声有色。我们这些孩子们有时顽皮，
上学放学时如果碰见了老伯，是一定
要爬上他的三轮车的，老伯从来不拒
绝，乐呵呵地嘱咐我们坐好。遇到上
坡时，还不太懂事的我们谁也不愿意
下车，老伯常常说：“没事，你们坐好，
我用劲就是。”老伯那弯成一张弓似
的腰，至今还烙在我的脑海里。

老伯靠这辆三轮车，运出去一车
车的有机肥，拉回来一车车的粮食谷
物，也拉扯大了几个和我们同龄的娃
娃。我们读初中时，老伯的妻子因癌
症去世。我们那时小，不懂得怎么安
慰人，倒是老伯自己开解着：“走的人
永远走了，活着的要用劲活着”，老伯
边骑车边和我们聊天。老伯的这句
话，我至今还铭记在心。老伯正是因
为用劲活着，拉扯大了三个孩子。

老伯老了,不再蹬三轮车。他在
房前种点花，屋后种点菜，得空了就
去跳跳广场舞，下下象棋，或者钓钓
鱼，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

“即使老了，也要用劲生活，不然
彻底报废了。”这是老伯常说的一句
话。他如今用上了智能手机，能和孩
子们视频聊天，会用蓝牙播放广场舞
曲，成了村里的时尚老头。

其实，任何时候，都要用劲生活，
这样才不会辜负美好的人生。

赵自力

所谓“洒脱”，就是把自己的心胸放
得大度一些，对诸般非原则问题采取宽
容的态度，善于把烦恼事进行自我解脱。

我们老年人，比较普遍的是渴求精
神上的抚慰远胜于在物质享受上的追
求。这种特有的老人心理，并不是什么

“反常”。长时期布衣素食，粗茶淡饭的
朴实生活早已习惯了，如今能够享受每
餐有肉，摆脱了窘拮，不再为吃穿忧愁，
已经满足了。但退离了工作岗位，社会
接触面陡然变窄，生活圈子集中到家庭，
一种“自我价值”的失落感，使心理上难
以平衡。所以，不知不觉地把“自我的存
在”看得特别重，希望别人能给予更多的
关怀和尊敬。

这种心理状态下所支配的举止，有
时候连我自己也感到很可笑。譬如说，孩

子花十元钱买一只鸭子来孝敬老人，父母
心中有了“甜丝丝”的感受之后，常会付出
高一两倍的经济补偿，才心安理得。又譬
如，在大街上遇上他人问路，只要问者几
个“老大爷”加“请问”的礼貌毕至，自己就
详而尽之地介绍走向，甚至还会亲领前
往。最终也只不过是“谢谢”两个字的回
报，而心灵上却有一种满足的快意。诸如
此类的细微琐事，之后想起来似乎连自己
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遗憾的是，在社会伦理道德还未完
全好转的状况下，老人的这种渴求精神
上满足的愿望，还不可能“万事如意”。
首当其冲的是子女的不孝，其次是社会
上对老人的缺敬，以及一些生活中遇上
的自尊心受损等等，都会引起老人的恼
怒或忧烦。基于此，在主观需求与客观

限制难以统一的状况下，唯一的办法就
是调整主观意识，也就是学会“洒脱”。

也许是我的“阿 Q 逻辑”多一些，所
以能善于解脱烦恼。譬如我家的大儿媳
妇为了孩子的漂亮、“成才”，可以成千上
百地进行花费，而逢年过节时，连给老人
赠送一斤糖的心意都拿不出来。这种拼
命搜刮老人而充实自己小家的行径不可
恼吗？但我会想，我享受着国家的“老有
所养”政策，可以自给自足，并不依赖子
女而生活。大的不是那么孝道，二的、三
的倒也没有相继效仿，这就够了，十个指
头都不一般齐，又何必强求完美无憾呢！

在社会上，乘车坐船时兴“力大为
王”，我不坐；挤凶了我换一辆车再上，也
就过去了。何苦去与别人争高低。营业
员态度恶劣，只要不涉及人身攻击，我另

走一家去求和蔼相待，一样可以避免生
气发抖。有人会说这是懦弱，但我总觉
得这是老人的“大度气量”“长生之道”。
当然，单只是回避烦恼，还不够。更重要
的是如何把自己在精神上的需求，努力
以“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思路开拓。广增
爱好、垂钓、习书学画、茶馆里听书、逛街
中看“众生相”，把烦恼用自娱自乐的方
式淡化掉。另一方面，习写“豆腐块”文
章，报刊采用了，也是自我价值的体现。
参加一些公益活活动，别人回馈的感激、
好评，不也是精神享受吗？在退休后的
七八个年头里，我努力淡化烦恼，并孜孜
不倦地从多角度去寻求精神上的抚慰。
朋友们称我为“乐天老头”，这也许与我
的“洒脱”有关。 黄杰

我正式步入社会这个大舞台，是从
水库上的民工开始的。

1973 年 1 月，我从公社农中毕业回
村后，被派往大打农业翻身仗的攻坚阵
地——十几里外的公社水库工地。修
水库抽调的都是各村的基干民兵，实行
半军事化管理。我们自带行李和干粮
住在附近村里，上午 7 时准时开工，然
后刨土、装车，各有分工。我的任务就
是在地势较高的地方，推起满车的土，
一路奔跑着冲向 500 米外的大坝，趁着
惯性，顺手将车把往上一扬，撒开手，一
车土就利利索索颠出去了。

那段日子里，我们从事的劳动就是
日复一日的重复，没有太大改变，但我
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我每个礼
拜两次回村参加本村的政治夜校学习，
思想上逐步向党组织靠拢。

一天上午工间休息时，邻村工友掏
出一本早已磨成毛边、卷角有点泛黄的

《青春之歌》看起来，我软磨硬泡又拉钩
又说好话才允许借阅一晚。小说里林
道静、卢嘉川、林红、江华这些主人公的
故事激励着我，相比他们所遭遇的生死
考验，我眼下这点苦累算什么？我决不
能向眼下的艰难困苦低头。怀揣摽着
膀子大干的满腔热血，第二天我用了大
半个晚上数易其稿，清清楚楚地誊写出
一份入党申请书，递交给大队党支部书
记。

我的父亲是长工出身，新中国成立
后，他是村里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我的
长兄因财主逼债受辱，奋起参加八路
军，后来从朝鲜战场归来，被统一安置
到大同矿务局白洞矿，但不幸在 1960

年 那 场 死 亡 684 人 的 矿 难 中 因 公 殉
职。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代表党中
央、国务院来大同处理善后事宜，制定
了“小的抚养成人，老的养老送终”的政
策。我属于未成年直系弟，享受着当时
父亲一半的待遇。矿上还规定，如果生
活中遭遇特殊困难，还可以申请临时补
助。

有一天，在收工的路上我突然意识
到什么，回家后就给矿上写信：“我已长
大成人，理应担负起赡养父母的义务，
用自己的劳动和汗水养活父母，我们不
再申请临时补助，不给国家增添负担。”
矿上回信赞扬了我的做法，这更激发了
我的上进心。在水库大坝合龙和防洪
抢险的紧要关头，我奋不顾身坚持在激
流中垒石块，在瓢泼大雨中冒着管涌垮
塌的危险巡坝，总觉得自己有一股不怕
死的勇气和使不完的力气。

时光在奔忙中流逝，转眼间到了仲
秋。一场秋雨过后，空气格外清新，下
午上工后不久，工地电话转告我马上回
本村，有特殊任务。我急忙赶回村里，
回家放好自行车后，就提着砍刀随着基
干民兵小分队急行军 3 公里，抵达京包
铁路线南侧的指定位置。公社武装部
部长清点人数后，布置了任务：用就地
砍削下的杨柳树枝紧靠铁路两侧的大
树，各自搭建简易窝棚，作为单兵战位，
经验收合格后整队回村。第二天一早，
我们再次集合出发，到达指定地点，单
兵独位，背向火车，密切观察是否有异
常情况，如有异动，立即出战制服。

大约 8 时左右，渐听到身后一列客
车从北京方向驶来，缓缓通过。我微微

转过身，从枝叶间隙看到是绿皮车，车
窗玻璃遮着白色帘子。几分钟后，哨声
响起，我们圆满完成任务，武装部部长
特别表扬我积极认真，不顾疲劳，从水
库工地赶来参加这次紧急任务。两天
后我从工地指挥部传过来的一张报纸
上看到，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
杜乘坐专列来大同参观访问。那一天
我牢牢记住：1973 年 9 月 15 日。我服从
组织的安排，完成了一次光荣的任务。

1974 年 7 月 1 日，经一年多的全面
考察，公社党委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
了却我念念于心的夙愿。同时，公社武
装部任命我担任大队民兵连指导员。
一年后，我又被提任大队革委会主任。
自此，我将青春热血和汗水，更加干劲
十足地投入到早起捎昏加夜战的耕作
以 及 农 田 水 利 基 本 建 设 的 战 斗 中 。
1977 年冬季，我迎来了恢复高考这难得
的机遇，在未请半天假脱产复习的情况
下，我如愿考上了大学，还创造了“全公
社唯一”的小奇迹。大学毕业后，我先
后在公社、县和地市委机关工作，2016
年退休。

春华秋实，光阴如梭，66 载岁月悄
悄流逝。回想这大半辈子的经历，我深
感人生不易，却从不后悔。毕竟，我奋
斗过，享受了一路艰辛爬涉的过程，拥
有了一笔金不换的精神财富。退休这
几年，我也没闲着，笔耕不辍，百篇正能
量文章跃然省市级报刊，18次获得各种
征文奖励，回望来时路，虽感慨岁月勿
勿，但有生之年，仍愿自己像当初那样
信念坚定、干劲十足，退休不退志，有一
分余热发一分光。 李生明

有生之年初心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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